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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到读书窗
□应杏村

看到微信才知道，原来“两肋插

刀”的成语是由“两肋岔道”演变而来

的。说是隋唐的秦叔宝，在路过两肋

岔道时的选择，一条是回家看老母妻

儿，另一条是去登州救朋友。他犹豫

片刻选择了去登州，从而成就“两肋岔

道 义气千秋”的典故。

而我在读初中时，恰好父母外出

谋生，我自由地选择了看小说、看电

影、睡大觉。几乎没有一节自修课是

读书的，常常是大肆宣讲小说中的故

事、电影里的情节、梦中的情景，周围

同学都把目光从书上移开，听我精彩

演 讲 ，我 成 了 老 师 口 中 的“ 害 群 之

马”。尽管自认聪明，数理化一看例题

就懂，语文常常优秀，可还是受副科的

影响，差两分没考上高中。

终于，我当街摆起摊子，做起了补

鞋女；我深陷沙坑，大暑天吹不到一丝

风，做起了筛沙女；我双手推起独轮

车，做起了农家女。到了婚嫁年龄，玉

哥哥是出现了，他们个个都有工作有

地位有家底，可他们的母亲不得了，我

收到了义正词严的炮轰信，更有甚者

对我当面拦截，咄咄恐吓道：“你想要

嫁我儿子，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你只

要哪只脚踏进来，我马上就会敲断你

的那只脚。”望着推车上装着的四只粪

桶，我被羞得满脸火辣，一字难言，恨

不得找条缝钻进去。后来，我嫁给了

唯一不嫌弃我的丈夫。

青春犹如一朵娇美的花，当恶风

一吹，便无力地散落了。

而这一切，不正是自己当初不好

好念书所造成的结果吗？

在生孩子都要借钱的情况下，我

走上了经商的道路。每天操心劳碌地

行走在生意场上，一年年的，眼见日子

是越来越好，可我明白自己的内心并

不快乐。我常常拷问自己：你到底是

被生活所选择，还是我要选择生活？

最后，我在 40 岁那年进修了高

中，并于 2009 年郑重地选择了永康电

大，进行为期五年的汉语言文学的学

习。

在每周的学习日，我关上店门，义

无反顾地走在求学的路上，心情就像

飘在蓝天里的白云，是那么喜悦开怀。

记得刚学计算机时，看同学们都

在点击操作了，可我的计算机还黑着

屏幕，我着急地举手大声说：“老师，我

的计算机坏了。”老师过来一看，哈哈，

原来我连开机都不知道呢！后来在第

一次计算机操作考试时，我没有通

过。但我不气馁，硬是在一周内没日

没夜地摸索着学习，终于在第二次考

试时顺利通过，心中比做生意赚钱都

兴奋。

电大的老师是一流的人才。有作

家加诗人的梁辉老师，有“江南才子”

之称的沈慧鸿老师。听沈老师的课，

简直让我惊为天人，好像那古今中外

的名著、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全装在他

的胸中，一张口便如数家珍般地娓娓

道来，听得我仰望又痴迷，四十五分钟

的课时眨眼就到了。可见知识的力量

是多么伟大啊！后来，我才知道“江南

才子”的背后，是他几十年来每日必背

一句古文的积累。从此，我便以他为

楷模，每夜必看书写字方可睡下。

为了写毕业论文，我收集了一桌

的书籍资料，天天晨昏不辨地扎进书

里。有一夜，当我写好最后一个字抬

起头时，咦，窗外的夜色里怎么有一片

黄色？难道是天要降奇观于我吗？再

定睛观看时，原来是天亮了，我看到了

对面人家的黄色后墙，不禁哑然失笑。

在电大的校园里，我们这群有过

人生历练的知识追求者，在老师的精

心培养下，经过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

喜人的成果。

同学吴雄利，由于客观原因，没有

去全日制的大学就读，而选择本地的

永康电大，毕业后照样考取了村官，并

在市优秀干部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现

任某乡镇文化站站长。“能从事自己热

爱的文化工作，我是由衷地感谢电大

的培养。”吴雄利真诚地说。

外地同学谭俊龙，因为喜欢与文

字为友，于是，他边打工边上电大，现

在早已是市机关单位报道组的组长

了，其作品刊登于中央级、省级的各大

报刊上。

拿着本科毕业证后，我遵循内心

的感受，结束了生意，应聘到市志愿者

协会写报道，后因上班不便，选择了在

当地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当报道员，并

加入永康市诗词协会、永康市作家协

会，开始在《永康日报》《大堰河文学》

《古城芝英》等报纸刊物上发表作品。

行走在理想的道路上，我意气风发。

有天傍晚散步，我突然遇见几十

年前威慑过我的那位母亲，她叫着我

的名字，双手拉着我急切地说：“我真

后悔死了，当初我若同意你嫁进来，我

的日子会有多幸福啊。你是这么有才

有德，错过你是我今生今世最后悔的

事了⋯⋯”哈哈，我终于在她眼里变成

一颗星星了！看着她的满头雪发，早

已释怀的我唯有宽慰，真是物是人非

啊。

我知道，这些全新的人生是电大

赋予我的。它犹如一道春风，给我吹

来了读书的机会，增长了我的知识，开

拓了我的视野，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

重新拾得了做人的尊严与自信。我仿

佛看到了未来美好的画卷正在面前徐

徐展开，对电大的感恩之心是油然生

成，却总苦于无以回报。

2018 年，我了解到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推送的“亲青筹”平台，有贫困

大学生需要结对助学时，我毅然加入

了每年的结对行列，希望以此绵薄之

力，来报答祖国的深厚之恩。

选择电大，成就了我的快意人生。

好一阵“春风吹到读书窗”！

永康风光 何幸福 摄

满满厚积茧子点缀手掌，那是知

青劳动换得的。

高中毕业，我们几个同学随即响

应国家号召，怀揣知识青年“光荣证”，

告别父母，毅然来到农村插队落户。

上山下乡时节已是夏天，恰逢“双

抢”（即抢收、抢种）农事活动。全体知

青融入农民队伍，起早贪黑，冒着酷

暑，勤奋劳动。

下乡初期，田间劳动离不开双手，

我和其他知青一样，嫩嫩的双手长出

老茧。

知青们参加水库建设，有的挥舞

锄头、铁锹，有的用扁担挑土石，还有

的多人一起筑实大坝⋯⋯就这样，老

茧越长越厚。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如

是说。手茧，虽不美观，却成为我们与

生活拼搏的成长印记。

有趣的是，劳动归来，茶余饭后，

大家比试谁的手茧最厚。

几个知青经常面对面笑着用双手

抚摸脸蛋，我们把前者的“粗糙”和后

者的“细腻”相对比，当成知识青年奔

赴农村锻炼的幸福成果，乐此不疲。

寒来暑往，上山下乡确实艰苦，对

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生活上

受的苦。大家却在困境中实现了强健

体魄和精神升华！

偶然回到家中，父母抓住我的手，

目不转睛看着手茧，感到儿子如今已

百炼成才。

过年走亲访友，我黝黑的皮肤和

双手的老茧，给亲戚朋友留下深刻印

象。他们啧啧称赞：农村确实能够锻

炼人。

厚实粗糙手茧，让知青与天斗其

乐无穷；与地斗，坚定毅力；与险恶斗，

顽强不屈。

厚实粗糙手茧，让知青获得来之

不易的身体锻炼，获得与众不同的生

活体验，获得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厚实粗糙手茧，让知青们感受那

个特殊年代“广阔天地”艰苦环境；感

悟“人定胜天”豪情壮志；感触“天生我

才”劳动成果。

手上的老茧紧贴手掌，把我们磨

砺成一个个不畏困难的人，让我们充

满朝气和活力。

每当回忆起那段用长满茧子双手

劳作而倍受磨炼日子，大家无怨无

悔。而锤炼出的坚韧不拔精神，却让

知青终身受益——“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

手茧是一种美物，它让手指变得

更加有力。它记录着满满的艰苦奋斗

正能量，见证了知识青年的成长。

知青手茧
□丁耀明

在江南生活了大半生的我，对“河”

是没有啥概念的。当歌中唱着一条大河

波浪宽时，我总会想起家乡的湖塘与溪

流。

夏天到了，水牛静静地卧在垂柳下的

溪水中。这时的稻谷，已结束分蘖，即将

孕穗。我手把锄头将水田最边上的那排

水稻连根起出，一手将青青稻苗往里提移

到植株间隙。这种在稻田四周挖排水坑

的农活叫做“起稻坑”。

坑沟的宽度与深度，仅能安放一只小

小的畚箕。水从青竹丝间上来，畚箕的边

缘与烂泥妥帖合吻。我赤裸着脚从坑沟

另一头赶水过去，脚丫子在畚箕口荡了几

下，快速将畚箕提起，里面就蹦跳着蝌蚪

与小鱼。

农田与溪流是相通的，水从上游的坝

里进来，又从田阙口排到溪里。溪流里有

的鱼，稻田里往往也会有。

平日里的溪流都是清净的。只有

紫云英花开、梅子黄时，“花草水”与“端

午水”来，溪流就爆发出来，黄的、脏的、

粗的汹涌而至。洪水滔滔，势不可挡。

水库开闸，池塘决口，人工养殖的草鱼、

鲢鱼、鳙鱼、鲤鱼都会跑到溪流里来。

正是捕鱼人的好机会，各种捕鱼工具一

起上。

20 世纪 90 年代，养鱼仍是致富的

好门路。随着稻田面积减少，水面出现

富营养化，沟渠溪坑里的野生鱼类渐渐

少去。

过去溪流中一些普通的鱼类，成了一

种怅然的回忆。

最可爱的莫过于一种叫做“躺翩”的

小鱼，它的学名叫鳑鲏。青色的脊背似

乎与其他小鱼差别不大，待你将它捞起，

平摊在手掌上时，你就会发现它有许多

其他鱼没有的特点。有的鳑鲏腹下带着

一根长长的血红色管子，这是雌鱼的产

卵管。据说这是它们将卵产到河蚌身体

里的利器。只要河蚌微微张口，雌雄的

鳑鲏就将卵子与精子齐射到河蚌的身体

里，完成受精过程。有了蚌壳的坚强保

护，鳑鲏的卵安全地孵化成幼鱼，而后从

河蚌的身体里游出来，创造出河蚌生小

鱼的神话。

“长江鯭”，也叫白条。现在的小溪流

里依然很多，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浅水滩上

觅食嬉戏。它们背部青暗，腹部银白，在

水中轻快游动时，翻动着身子时或闪出银

光。它们对水的依赖性很强，一旦离开水

就会死去。人们常会在捕获之后，立马烘

烤成鱼干。这是一种美味十足的小鱼。

一些餐馆里所说的野生小溪鱼多半就是

它们。

我最喜欢吃油炸白条干，酥松香脆，

连骨带刺在嘴里嚼。它们大多长有一两

指宽。钓鱼时可以不用系坠子，将鱼饵浮

在水面。白条很容易上钩，也钓得快，一

条鱼拉上来，其他鱼一时被吓跑，诱饵扔

下去又过来咬钩。有一种比它形体小许

多的鱼，身上的鳞略带紫色光芒，土话叫

油鱼，也叫“骗食狗”。

还有一种带着黑色花纹的小鱼，身子

呈柱状，俗称“田耙扎”，也叫溪斑鱼。它

们一般生活在清澈的沙石底的溪流里，肉

质鲜嫩肥美。

有一种背上长着一根刺的鱼，叫做

“黄蜡刺”，学名黄颡鱼。以前，农村里的

沟渠里很多，甚至水田里也有。小时候捕

捉时曾被它的刺扎到过，钻心的疼，疑心

刺有毒，将伤口上的血液挤一些出来。现

在许多餐馆里都有一道专门的黄颡鱼菜，

大概是养殖的。肉质比泥鳅更加细嫩、鲜

美，它们只有一根脊椎骨，没有其他的小

刺，更适合老人小孩食用。

人与鱼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人

是热血动物，鱼是冷血动物。但在对美好

环境的追求上，人与鱼也是相通的。

溪流里的野鱼
□杨铁金


